春假時與友人去了趟京都。透過某些情誼，我們得以居廟庭裏。第二天在買了個用真正人髮（！）做成的京友禪人形後，雨也開始瀟瀟，或許清明將既吧！望著櫻景吹雪，莫名地勾起些微斷腸感受。

「啥？」友人對我突然想步行到二條城感到訝異。

「我只是想瞧瞧足利義輝當年奮戰至死的地方。」

這是段頗為玩味的日本歷史。當初身為第十二代室町幕府大將軍的義輝，在群雄並起的日本戰國時期逐漸失去權力。原本不可一世的將軍便如漢獻帝般看人臉色活下去。縱是如此，他還是想把快滅亡的基業延續下去，這便如漢獻帝般引來殺身之禍。不同的是，當曹操派人前去弒君時，獻帝是躲在夾層直到被搜出，而義輝卻是在身旁插了十八把刀，力拒到所有刀刃都砍鈍為止。

我想看的，不是那有如神話般的傳說，而是精神。

來回一趟路，說真的，有些懊悔早該減肥。（同時也佩服自己居然沒迷路）待到了清水寺近郊，已是入夜，隨性買的赭色手工雨傘便在此時發生作用。

這時，在暈暗的寺廟一角，有些許黑影晃動。

哇！這可乖乖不得了！才到這沒多久便碰上了「那種東西」！聽說還會有狐貍變成女人哩，就拼著這點好奇心（所以說，台灣人都非常有看熱鬧的勇氣）緩步向前。

唉，還真是群女人！淋著細雨，有些抖顫地佇立在暗中，盛裝的和服偏偏露出白析的雙肩，衣領也若有似無地垂下到可見部份曖眛。

嗯，這一定絕對是狐貍精喔！這下可賺到了！想不到這種鬼扯蛋的故事還真讓我這外來人碰上了，就可惜沒帶相機來。

正想悄悄離去時，有個女人似乎看到了我，而我這反應遲鈍的傢伙這時也突然意識到：她沒有遮雨的工具。

信步向前，將傘舉起，這句「過來一塊撐傘吧。」的日文偏偏不會說，英文又破到極至，因此便以萬國通用的笑容與手勢替代。

「SEX？」「啥？」我一時有些茫然。也許是注意到我的表情，她嘆了口氣，用極為標準的日語吐露著令人生寒的事實－原來她是個個體戶聖女。

望著傘旁的陌生女子：雨滴順著長髮流下，朱紅的唇上彷彿沾著水露，蒼白的膚色映著黑夜斑泊，因水而貼的衣讓身段更具魅力－無怪乎，男人單身旅遊總是充滿叛與緣，可隨意摘花而不必負責－可惜我雖非柳下惠，但也非段王爺。這時女人的「朋友」似乎看到我繫在腰襟的一大串雜七雜八別人託買的念珠與護身符，加上我的腳步正對著寺中，因此很快地將女人牽走。這時我將傘遞給女人－畢竟，比一個沒撐傘的女孩更糟的便是兩個沒撐傘的女孩－然後走入寺中與友人會合。

不久，有些酒醉頭疼的友人被熱心的和尚開車抬去「丟」了，我實在坐不慣與台灣車反邊的日本車，因此又以11路回住的地方。反正不遠，身上也沒多少現金（5000日幣以3.77換算只台幣二千元左右），人又肥胖又不顯眼，最重要的，我想在短暫的旅途中多些欣賞美景的個人時間。

出了寺外，夜雨歇止，卻乍見那兩個女人，拿著傘站在門口。一見到我便用手比了個合掌手勢，唸誦著南無阿彌陀佛，然後哈哈大笑，接著她們趨步向前，想將傘還給我。

這時台灣人不怕死的好奇又起－或者說是老師的博愛關心使然－我倒想明白她們為何宛如無家可歸的少女般徘迴在外。

原來，她們把我當成寺裏帶髮修行的僧人了。姑且稱她們為甲女（發現我的女人）和乙女（女人的「朋友」）吧！甲女甚至開玩笑地說，像我這麼早就出家的人，一定失去了人生快活的一面。

那，什麼是人生的快活？我問著。日文不好，英語也破，比劃了半天，才讓她們搞懂。

乙女十分直接地扯到與她現在的工作息息相關的話題上，倒是甲女，似乎認真地思索著。

這時我才注意到：甲女和乙女有著不同。甲女的輪廓較深，身材也較高聳，而乙女則是十足十的日本姑娘。

也是大半天，我才明白：甲女是菲律賓人，還是個大學畢業生。

不知是否我實在太像個僧人了，她開始說起她的事情，這姑娘以前居然在台灣當過菲傭。

「那為什麼不做了？」我問。

「嘿！像你這種人一定不知道台灣經濟不景氣！」她說。

甲女以前經由正常管道到台灣工作，很快的被某有錢人家雇用。一開始還算好，不過受了景氣影響，她的主人把家教退掉後，便要求她幫小孩補功課。

「原本我想小學的功課應該還好吧？」甲女有些不知是感慨還是無奈地說：

「可是那個※※※※（穢言因此消音）的台灣數學真怪異！居然要什麼從頭加到尾算！小孩的老師又要求一定要這樣算才可以對，否則答案正確也不算分，弄的每次考完試我就被罵一次！」我想，若非專業，我絕對會不知道甲女正在說的是建構教學。

那，這樣就不幹了？甲女倒有些自豪的說：「別小看我！我還跑去附近的安親班學！只是等我學會了，老闆也跑了，漂亮的別墅也查封了。」語氣又轉無奈。

接著，我約略明白她找不到合適的工作。

「你以為我愛幹這行啊？在台灣有很多人都跑了！工作完有時還會拿不到錢，那個※※※※的颱風（應該是象神）又把爸爸和房子吹走了，弟弟上學還要錢，聽人家說日本比較有賺頭，那知剩下的錢買飛機票，到了以後才弄清楚被騙了。我又不能正大光明的工作（也許是拿觀光護照的關係），大和尚你說，我還能做什麼？和你一樣出家喔？」※這段話說實在的，甲女劈哩啪啦地用英文說，我是有聽沒有懂，是在飛機上仔細推敲加猛操翻譯機才略知一二。

我這時只能沉默。望著一旁死忠站著的乙女，我已沒有心情再去訪她的心，因為恐怕聽到的將是另一則悲劇。

「現在你一定過的很有目標（way），恭喜！」我說。我自認無法全然體會我不曾遭逢的感受（也聽不太懂），我雖能說出遺憾，但這並非對她的話做出回應：

「人要績功德（holy work）。你現在為了家人一定績了不少功德，只是你不知道，」（這句話可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），既然當我是和尚，就索性裝到底吧！

「你看，有很多人因為沒了目標就自殺（kill himself）了！像你這樣堅強（strong）努力的人一定能美夢成真（dream become true ）的！」
「所以啊！我要恭喜你能體會（understand）生命。」不知是否英文過破，甲女和乙女都笑了。

反倒是我，限入自我的深邃思索。我想那位老師一定不知道他（她？）在數學上的執著，曾令一個十萬八千里的人痛苦過，而教育的本質不是在於讓所有人皆懂嗎？只可惜一大堆的因素讓原本的美意（如想讓抽象觀念成為易懂的建構教學等）成為令外人摸不著頭的怪異工作，加上新流換舊流，小班一貫又九年，真的，有時連老師也會懷疑：我現在到底做些什麼？

「啊！謝謝大和尚（master）！你一定也是很有目標喔！」甲女說。這句話突然間解了我剛剛的疑惑。

「所以，我一定會績功德，靠自己。」甲女說。

這句話將我伸入袋中的手收回，的確，她不需要無所謂的憐憫。

一旁打蚊子到厭煩的乙女開始摧促。「我覺得你比較像個老師喔！大和尚！只有老師才會這樣說。」甲女笑著。

當然我也笑著。她笑著她所想，我笑著我所思，深深地鞠躬，算是種解惑的束脩與離開的藉口。

她突然脫口一句：「日本人稿勒嗽！」的台語，把我的行為當成種禮儀。

「我不是日本人喔！再見！」我回敬一句台語後，離去留下錯扼的她，忘了將傘還我。

於是，在異國的夜，異國的院，我又當了次別人的老師，也當了次別人的學生。或許不會掛念那把傘，但我會記起，仍有人現實在已經成為二流三流的悲劇中，而我，曾分享過。
